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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人文講壇
哲學名家論老子：唐君毅
1 概述
2 《導論篇》論老子的道之六義

I 唐先生的有關論說及其所舉證的《老子》原文

1 道之第一義──虛理之道

今按老子書中所謂道之第一義，為略同於今所謂自然律則，宇宙原理，或萬物之共同之理者。（《導論篇》p.350）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歟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（《老子》七十七章）
2 道之第二義──形上道體

老子書所謂道之第二義，則為明顯的指一實有之存在者，或一形而上之存在的實體或實理者。（《導論篇》p.352）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（《老子》二十五章）
3 道之第三義──道相之道

老子書中第三義之道，乃以第二義之實體義之道之相為道。第二義之實體義之實體義之道，為物本始或本母之道體，此第三義之道，則可簡名之為道相。（此相為佛家之名辭，然其義正與老子之所謂象或大象，無大殊別）此道相初即道體之相。（《導論篇》p.354）
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（《老子》四十章）

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（《老子》二十五章）
4 道之第四義──同德之道

老子書中所謂道之第四義，為同於德之義者。老子書中，道德二名，本有分別。……則德為人物之各得之以自生或自循者。……然自另一義，則道之能生物而畜物，亦為道之德，……道之反物而順物，亦為道之玄德……。要之，老子之言德，或就人物之得於道者說，或就道之反物而生物、畜物、順物等處說，此皆為連道與人物之關係而說者。此即道德二名之別也。（《導論篇》p.358）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（《老子》三十八章）

玄德深矣，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后乃至大順。（《老子》六十五章）

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。是為玄德。（《老子》十章）
5 道之第五義──修德之道及其他生活之道

老子書中之道之第五義，為人欲求具有同於道之玄德，而求有德時，其修德積德之方，及其他生活上自處人之術，政治軍事上之治國用兵之道。此義之道，就其本身而言，乃低於上述之德之一層面之道，亦即純屬於應用上之道。如今所謂修養方法，生活方式，或處世應務之術之類，簡言之，即人之生活之道也。（《導論篇》p.360）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不笑不足以為道。（《老子》四十一章）
6 道之第六義──事物及心境人格狀態之道

老子書中所謂道之第六義，為指一種事物之狀態，或一種人心境或人格狀態，而以「道」之一名，為此事物狀態或心境、人格狀態之狀辭。（《導論篇》p.361~362）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居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（《老子》八章）
II 唐先生對老子的道之六義的綜論

III 講者對於唐先生所述老子的道之六義的理解

IV 唐先生與牟先生言道家的道體義的比較

不塞其原，則物自生，何功之有？不禁其性，則物自濟，何為之恃？物自長足，不吾宰成，有德無主，非玄而何？凡言玄德，皆有德而不知其主，出乎幽冥。（王弼《老子注》）

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（一章）
天下萬物生于有，有生于無。（四十章）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（四十二章）

故道生之，德畜之。長之育之，亭之毒之，養之覆之。（五十一章）

道沖而用之，或不盈。淵兮，似萬物之宗。（四章）

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（二十一章）
吾人若識得老子之言道有此四層面，而此四層面間亦有相通貫之義，則于老于之所謂道為一形上之實體或一虛理之問題，則吾今以為不宜再執定而說。謂之為實體者，乃自此道所連貫之具體之天地萬物而說。蓋具體天地萬物為一般所謂實體，則其連貫于道，以混而為一，而泯于道之玄中，即當仍為一「有物混成」實體也。此即吾昔年所作老子言道之六義下篇之旨也。然自吾今所謂法道與法自然合二層面而說，則人之體道，要在體道之超越于天即萬物之上之種種意義，則于老子之道，即不宜說之為實體，而所謂「有物混成」者，實亦無物，只喻之為耳。所謂「無物之象」也。此象亦非如一般之象之可見，故曰「大象」；而「大象無形」，則若只是一意義矣。若然，則道似應只是一虛的義理，或一「純粹意義」。然此虛的義理或「純粹意義」，當其為體道者之所體時，即被攝入于體道者心思之內，亦顯其用其用于體道者之一切修道之事之中，則此道又終不能離此能體之之心思，以為一虛懸無寄，而亦無用之義理。則道仍應屬于體之之心思，而當為與此心思，合為一實體者。……是見道之為實體與否，當依種種觀點而定。（唐君毅《中國哲學原論‧原道篇》一，p.338~339）

友人牟宗三才性與玄理，論王弼之注老子，唯是依於修道者之沖虛所呈之境界是也。但此德乃原於道，亦宜本道以言德。又王弼之旨是否即老子之本旨，乃別一問題。吾前論老子文中，已詳及王弼注老之未得老子意。王弼沿人心之能體此客觀萬物說，或自人心之境界說之問題；有老子之道，是否當只偏自虛無，或兼自實有說之問題；再有老子之言道，是否有各層面之意義，或只具一層面之意義之問題。吾前論老子之道，有各層面之意義，乃由見老子文句言道者，確有層面之分，若視為皆在一層面，則此諸文句難通之故。至老子之道，畢竟可否自客觀萬物說，尤為問題之一焦點。若可連客觀萬物說，則可有物之道、地之道、天之道、人心所體之道、與道自身之層面之分。若不能自客觀萬物說，則道只是一道，此道具體之天地萬物，亦只對一能超越於具體天地萬物之上之心而呈現。此道亦非具體事物之有，而亦必先無具體事物之有，而後呈現。故老子言道之義，亦只當由虛無之道家思想，更可循不同方向而發展，而為老子書者，亦初未必自覺此中有多方向發展之可能。（唐君毅《中國哲學原論‧原道篇》二，p.354~355）

3 四
《原道篇》論老子的道的四層面及相應的工夫境界
I 唐先生論老子的道的四層面及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的四種工夫境界
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（二十五章）
在此四層面中，于第一層面，只可言人之法地以法道，而見道之貫徹于地上之萬物，而分別生養之，于此即可見道之普遍而分別的內在萬物，而生養之之「普遍性」、「內在性」與「創生性」。老子三十四章所謂道「衣養萬物而不為主，常無欲可名為小」，三十九章之言「萬物得一以生」，即自道之普遍的分別內在于萬物，而生養之之養而說者。人之所以可言道之生養萬物，乃由萬物之生，皆原為依于「負陰而抱陽」 以成之沖氣之和以生（四十二章） ，而其生之原，亦為柔弱。此「負陰而抱陽」而原為柔弱，即萬物之所以生之「道之一」，亦即道之玄德之內在于萬物，而萬物依之以生者也。此「負陰抱陽」而「原為柔弱」，即先居「反」﹔則由之而生者，即依上所謂道之「反」與「弱」之用以生之「正」也。至於第二層面，則由法地而法天道，而人即可于道之「普遍的分別內在于萬物而生養之之義」之上，更見道之「統體的包涵萬物之包涵義或廣大義」，見道之「絕對性」、「無限性」。如其三十四章之言「大道泛兮其可左右，萬物恃之而生，而不辭......萬物歸焉，可名為大」’則偏自道之統體的包涵義或廣大義而說者也。此義則至少賴於人法天，而見萬物之並在于一統體之天時，方可見得者也。在第三層面，則人法道自身之超越天地萬物之意義，更觀天地萬物自身之無往不表現此道，而以容公之心涵之﹔而道之超越義或先天義，于此即最顯，而見道之「超越性」或「先天性」。而吾人言此道之超越義，又言其表現于天地萬物時，亦自當兼攝上述之廣大義﹔唯廣大義又必隸于超越義之下說。如第二十五章言道為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」之下，既以「大」說道，又以「逝」、「遠」、「反」說道，即由逝以超過、越過一切物，而更與之遠，而反于物，以唯見道之廣大。天地人王之大，皆依其所共之道而大。故又曰「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王亦大」也。此即皆以由道之超越義，以統道之廣大義之言也。至于在第四層面，則道之恆常義、悠久義、「不為主」之主宰義最顯，而見道之「永恆性」、「不變性」。此則若老子第一章與他章之言道之常、道之久、道之「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」、「獨立而不改」。四者之義白不同而相貫之處，讀者可循前所言更自細察之。故吾人謂老子之言法道之言，唯是一層面之言固不可﹔謂其唯是分為各層面，無其問相通貫之義亦不可﹔而見有此通貫之義，遂混淆此中各層面之義，尤不可也。（唐君毅《中國哲學原論‧原道篇》一，p.337~338）
II 四種工夫相應的道、德、仁、義、禮之層面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；下德無為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；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扔之。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義，失義而后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居其厚，不居其薄；居其實，不居其華。故去彼取此。（三十八章）
依吾人之意，上德、或玄德，即指人之真法道、修道、得道，而達安于道、久于道之境者。能達此境，則真能「生而不有、為而不恃」，有「上德」而「不德」，此為最高之一層面之說，即法「道之自然」之境也。此乃上所已說。然若人之修道而未達此安于道、久于道之境者，自不能直下「生而不有、為而不恃」，亦不能「有德」而「不德」﹔則其修道而求有德，即必求不失德，而只能有下德，此即次高之層面之一般法道之境也。
至于為仁義者之愛人利物而平其不平，則尚未達于「直接法道修道，以純求內得于己以有德」之境，而重在對外在之人物，加以愛利而平其不平。此則皆不免于向外求有功，而皆未能實得道而有德。此中之愛人利物，則正同于上丈所謂第二層面之人之「法天道之利而不害者，而能慈時」所屆之境界。至人之為義，以求平人間之不平，則是法天道之損有餘而補不足，以平萬物之不平之事。此二者皆原同涵于吾人先前所謂法天道之一層面中。在此一層面中，吾人前固已說明慈乃直法天道之利而不害，此乃居于法天道之「損有餘以補不足，以平不平」之上者。慈為仁，平不平為義，即仁本在義上也。至于老子所謂禮者，則指人與人之相對而有其往來與施報之禮。人為禮而莫應，則攘爭由之起，故為最低一層。此則蓋由于老子視禮，乃連于人之自矜、自持、自是、自見之心之一故。人原有此自矜、自持、自是、自見之心，而在人有禮上之來往施報之時，又可不見于外。唯當禮之「應」不足，則此心即暴露而出。此即禮之所以為「忠信之薄」。「忠信之薄」者，言此中只有薄薄之忠信，包住其下之人之白矜、自持、自是、自見之心也。此人之自矜、自持、自是、自見之心，既暴露而出，即又可轉出求勝人之心，及與人相爭之事，以導天下于大亂。故禮為亂之首。非言其即是亂，乃言其下頭之一截，即是亂也。此禮之意在制人之爭亂，其目標與老子之法地之教，意在使人以卑下之教人卑下自處，則兼自強梁者不得其死，而天道亦必損有餘等上言耳。是見老子所謂「人法地」之一層面之教，正與此三十八章所謂禮之一層次相當。（唐君毅《中國哲學原論‧原道篇》一，p.329~330）
